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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文学是“玩”的文学，或者说，幼儿文学从内容、语言、体式到内在精神，都体现了一种与幼儿

生活密切相关的游戏性。幼儿文学的艺术始终与游戏特有的快乐、自由的愉悦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

义上说，幼儿文学就是一种特殊的幼儿游戏。

一、幼儿与游戏

“游戏，几乎就是童年的象征。”[1]对幼儿来说，生活就是游戏，而他们的游戏也就是生活。游戏是

幼儿的一种本能需要。这一需要在幼儿生命起始之初，就已经铭刻在了他的精神之中，它可能是包括

人类在内的许多地球生物体遗传编码的一部分。我们看到，许多动物会在幼年期都表现出某种游戏

的本能，而我们人类直至成年期仍然对游戏保持着内在的狂热需求，尽管这些游戏在形式上截然有

别于儿童游戏。游戏对幼儿来说不是一种剩余精力的简单耗费，而是包含了学习、创造和娱乐层面的

多重意义。
（一）游戏是一种学习
就像小猫小狗通过游戏来学习未来的生存技能一样，儿童也通过游戏模仿和学习成人世界的规

则。我们看到儿童在过家家等游戏中进行着各种角色的扮演，并在这一实践性的扮演中温习和巩固

他们对于外在世界的各种认知。因此，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这样说：“我的朋友，

请不要强迫孩子们学习，要用做游戏的方法。”[2]高尔基也说过，“游戏是儿童们认识世界的方法，也是

他们认识世界的工具。”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认为儿童游戏“具有与成人的活动、工作和服务同样重

要的意义。儿童在游戏中怎么样，当他长大的时候，他在工作中也多半如此。”[3]

幼儿早期游戏所指向的往往是一种认知性学习。3 岁前幼儿一般是从观察他人游戏开始，逐步进

入到独自游戏阶段。这一时期，他们自己的游戏通常需要一些具体的游戏物（玩具）。他们用自己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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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仔细地察看游戏对象，动用触觉、听觉、视觉甚至味觉来认识和熟悉它们，以“假装”的方式为它们

安排想像性的扮演。在这样的过程中，幼儿需要充分调动起自己的感知觉以及观察、注意等基本的认

知能力。我们经常看到幼儿捧着一个简单的新玩具，仔细观察和琢磨着它的模样，重复着它的功能，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游戏世界中。这一时期，即便在游戏时有其他幼儿参与，他们所关注的也是具体的

游戏物，而不是身边的玩伴。
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其游戏也由认知性学习向着社会性学习的功能方向拓展。大约在 4 岁左

右的孩子身上开始出现合作游戏。几个孩子为了某个游戏目的组织起来，并共同遵守一定的游戏规

则，展开活动。在这样的过程中，人际关系逐渐变得重要起来。幼儿需要学习如何与他人分工和合作，

才能顺利适应和完成游戏活动的目标。因此，这类游戏对于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学习具有十分积极的

意义。
（二）游戏是一种创造
游戏的过程对游戏中的幼儿来说，是一个与想像力有关的创造的过程。在游戏中，他们的世界脱

离了现实物质世界的束缚，而进入到了一种近似于梦想的国度。一根竹枝可以成为一匹骏马的象征，

一把椅子可以成为一辆车子的象征，一个用小石子垒起的简陋的石包，完全可以被想像成一座金碧

辉煌的宫殿。与成人相比，年幼的孩子有着在现实和创造的幻想之间随意进出的能力，因此，现实生

活中的许多普普通通的物事，在他们看来可以瞬间幻化为游戏中真实的幻想事物。通过这样的方式，

幼儿能够在日常生活的普通语境下，为自己创造出一出又一出奇妙的场景，所以弗洛伊德说，“每一

个正在做游戏的儿童的行为，看上去都像是一个正在展开想像的诗人，你看，他们不是在重新安排自

己周围的世界，使它以一种自己更喜欢的新的面貌呈现出来吗？”[4]

与此同时，游戏中的幼儿也能够借助于想像，为自己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角色位置：强大的国王、
美丽的公主、能干的指挥员、了不起的火车司机，以及各种各样的动物。在这样的角色扮演中，幼儿需

要充分发挥想像力，为自己设想各种不同的生活情境，以及与这些情境相应的行动规则。因此，每一

次游戏都是一次故事的创造，在这个过程中，幼儿所动用的丰富的想像能力和特别的想像逻辑，既展

示了幼儿独特的创造力，同时也发展着幼儿的这一创造力。
（三）游戏是一种娱乐
就像成人通过运动、比赛等各种游戏来为生活增添乐趣一样，游戏对幼儿来说也是生活快乐的

重要源泉之一。游戏中的幼儿总是愉快的，这种令人满足的快感有助于强化幼儿潜意识中对世界和

生命的积极态度，也有益于幼儿身心的健康发展。幼儿时期始终伴随着愉悦的满足感度过的孩子，长

大后对于周围世界和他人有着更为正面的认识倾向，对于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也更能表现出乐

观的应对态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如果个体童年时期未能充分体验游戏的快

乐，那么即便在他成年之后，他也一定需要一个时期，通过游戏来重新弥补童年时代缺失的快乐。
在幼儿的成长发育过程中，游戏和对游戏的寻求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幼儿文学也是幼儿体验游

戏的一种特殊场所。

二、幼儿文学文本的游戏性特征

一般说来，我们对于一本幼儿图书的期待通常是，它首先必须是“好玩”的，因为只有这样，它才

能够吸引幼儿读者的注意，也才有可能被幼儿所顺利接受。这里所说的“好玩”，就包含了对于幼儿文

学游戏性特征的一种朴素的认识。
对幼儿来说，幼儿文学作品提供给他们的，首先也是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是由语言作为最基本的

承载物的，其游戏内容主要也在语言的层面上展开。在此基础上，它同样可以被转化为普通的幼儿游

戏。幼儿文学的游戏性表现在幼儿文学文本的各个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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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式的游戏性
幼儿文学所格外重视的语音上的韵律感，本身就指向着某种游戏的特性。对幼儿来说，他们总是

在理解一首儿歌的意义之前，先爱上它所带来的声音游戏的。这些结构工整、排列有序、高低顿挫、抑
扬谐和的歌谣，在形式上包含了很大的语言游戏的成分。

幼儿文学作品在形式上的游戏特征，还表现在它所具有的多种文本呈现形式上。比如幼儿所喜

欢的立体书，是在书页翻开时利用事先设计好的折纸效果，将故事场景立体地呈现在幼儿面前。这样

的设计使平面的书页中容纳了立体的景象，从而能够给阅读过程带来一种变魔术般的游戏效果。另

有一些幼儿文学图书会在书中设计特殊的视觉游戏，比如通过画面的设计剪裁，使得前一页上出现

过的一种事物，透过后一页的布景来看，又变成了另外的事物。此外还有揭开每一页画面上的小纸片

就能发现一些小秘密的图书、会发出不同动物叫声的动物知识图画书，等等。这些图书都将游戏的元

素添加到了传统的图画和文字故事中，从而进一步增添了阅读的游戏性。
（二）内容的游戏性
幼儿文学离不开故事的编织，而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游戏。即便是在短小的童谣中，除了

音韵上的语言游戏之外，也往往包含了一个含有游戏内容的小情节。比如下面的这首儿歌：

捉迷藏
[台湾]林芳萍
捉迷藏，
哪里藏?

绿草丛里藏一藏。
伸出头，
望一望，

头上一只绿螳螂。
这首儿歌所吟唱的内容，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幼儿捉迷藏游戏。
与此同时，幼儿文学作品也常常通过一种离奇、夸张的想像来刻意制造情节的游戏性。比如苏斯

博士的韵文体童话《戴帽子的猫》，在语言游戏之外，也包含了一个富于游戏趣味的故事。故事中，在

一只戴帽子的猫的帽子下，我们看到了另一只戴帽子的猫；就在这只猫的帽子里，又有另一只戴帽子

的猫……这样一次次下去，几乎没完没了。随着帽子变得越来越小，从里面出来的猫也一只比一只

小。这个故事并不传达什么特别的生活知识或内涵，而就是一个滑稽、好笑的游戏，但这个游戏给一

代又一代的孩子带来了难忘的快乐。
日本儿童文学作家、插画家宫西达也的图画书《好饿的小蛇》提供了另一种夸张的故事游戏。好

饿的小蛇吃下什么，它的身体就会变成那个形状。于是我们看到了小蛇的身体先后呈现出圆圆的苹

果、弯弯的香蕉、三角形的饭团、串状的葡萄、带刺的菠萝等形状，当小蛇最后吞下一棵结满红苹果的

树时，它的身体也完全变成了苹果树的形状。图画书的整个故事就是一次奇想的游戏，尽管在现实生

活中，小蛇并不真的把这些东西当作食物，但这并不妨碍游戏过程的展开。在阅读实践中，幼儿们对

这样的故事游戏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兴趣和热情。正如意大利儿童文学作家姜尼·罗大里（又译作乔

安尼·罗达立）所说：“故事其实就是玩具的延伸，也是发展与愉快的种子。”[5]

（三）操作的游戏性
最早的幼儿文学是伴随着游戏而诞生的，它本身就是游戏的一个部分。在传统歌谣中，至今仍然

保存着大量幼儿游戏歌谣。这些歌谣是各个游戏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唱词”。比如“又会哭，又会笑/三
只黄狗来抬轿/一抬抬到城隍庙/城隍菩萨看见哈哈笑”，是大人与婴儿之间做逗笑游戏时念诵的歌

谣；“扯扯拉拉/抱个娃娃/抱抱喂喂/上床睡睡”是幼儿过家家游戏的歌谣；“炒蚕豆/炒豌豆/骨碌骨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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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跟头”则是配合一种手拉手的动作游戏所唱的歌谣。此外还有配合跳绳、踢毽子等游戏所吟唱的歌

谣。比如下面的这首游戏儿歌：

一个毽踢八踢，
马兰开花二十一。
二五六，二五七，
二八，二九，三十一，
三五六，三五七，
三八，三九，四十一，
四五六，四五七，
四八，四九，五十一，
五五六，五五七，
五八，五九，六十一，
六五六，六五七，
六八，六九，七十一，
七五六，七五七，
七八，七九，八十一，
八五六，八五七，
八八，八九，九十一，
九五六，九五七，
九八，九九，一百一。

这是一首配合踢毽子游戏时吟唱的数数歌，它具有双重功能，一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游戏环节从

开始到结束的标志，二是增加游戏的趣味性。
除了口头吟唱的童谣之外，书籍形式的幼儿文学作品也可以成为孩子游戏的对象。比如专为幼

儿设计的一些洗澡书，其题材往往与水有关，甚至在外形上也被设计成某种游水动物的形象。同时，

书的材质是防水的，可以漂浮在澡盆里。这样，幼儿便可以一边洗澡，一边在水里操演书中的故事。
此外，许多幼儿故事都可以很容易地改编成幼儿游戏的脚本，从而为幼儿提供更多的游戏素材。

三、幼儿文学的游戏精神

幼儿文学在形式、内容、操作等层面所具有的游戏元素，以及从这些元素中所体现出来的与游戏

有关的深层内蕴，就是幼儿文学的游戏精神。
它首先意味着一种天然的童年游戏趣味。游戏是童年自由和创造力的代名词，而幼儿文学也秉

承了这样一份与游戏有关的自由和创造精神。它以极简的语言文字符号，来为幼儿打开一片无比宽

广的想像的天地，这正像幼儿以极简的素材，来为自己创设一个无比丰富的游戏的情境那样。对幼儿

来说，进入幼儿文学所提供的这个世界，就是进入一个广阔的精神游戏的世界。这个世界丰富多彩而

又趣味盎然，而且这是一种从幼儿精神世界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游戏的童趣，而不是复杂的文学

雕琢的产物。正因为这样，优秀的幼儿文学作品在形式和内容层面的游戏性追求，始终保持着对于一

份清新、素朴的低幼童年情趣的自觉追寻。
其次，它意味着一种充沛的童年生命能量。就像童年游戏是童年旺盛的生命力的自然外化一样，

幼儿文学试图使自己成为这份童年生命力的另一种保存和展示的渠道。幼儿文学作品中的许多主

角，不论他们是人、拟人化的动物或是被赋予生命的其他事物，总是在不停歇地把童年的生命能量发

散到文本的各个角落。这些作品中的童年生命尽管看上去并不强大，却总能以游戏的幽默和快乐来

6



化解现实生活的烦恼。因此，那些富于游戏精神的幼儿文学作品，大多十分强调故事动作的推进，突

显行动的意义，并通过这些行动来表现童年生命对于世界的主动参与和把握。显然，在充满生命自信

和热情的奔突与冲撞中，童年将不断地犯错，但也从不惧怕接受错误的洗礼。这使得很多时候，连这

些勇敢的犯错行为也成为了童年生命力的一个象征。
再次，它意味着一种严肃的童年内在精神。乍看之下，我们或许很难将“严肃”这样的词与印象中

轻松的游戏联系在一起。然而，如果我们细想一下，便会意识到在人类漫长的文明进程中，游戏从来

不是一个轻描淡写的词汇，它包含了对于规则、意义等范畴的庄严态度。正如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

所说：“游戏‘只是一种假装’的意识，无论怎样都不妨碍它拓展极端的严肃性，它带有一种专注，一种

陷入痴迷的献身……游戏可以求助于严肃性，而严肃性也求助于游戏。”[6]幼儿在游戏中也常常表现

出对于这样一种严肃的游戏精神的认可：在进入游戏时，他必须信守游戏的规则；在游戏过程中，他

必须服从游戏的逻辑。游戏中的幼儿沉浸在自己想像的世界里，俨然把维护其规则和逻辑视为自己

应尽的义务。这正是游戏庄重感的另一面，它所体现的是对于生命、生活和世界的某种自觉而又真诚

的责任感。幼儿文学作品尽可以取用一切轻松愉悦的游戏手法，但也必须在精神深处保持对于童年

生命的这样一份庄严感的尊重。
因此，对于幼儿文学的游戏精神，我们不能仅仅从简单的“好玩”或者说“娱乐”的角度来理解。尽

管娱乐性的确是游戏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它还不足以诠释游戏精神的全部。如果缺乏对于童年游戏

所包含的内在生命精神的真正理解和尊重，幼儿文学作品对于游戏式的热闹、好笑等效果的追求，永

远不能被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游戏精神，从而也就无法使它成为一种高级的审美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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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terature of Play: the Spirit of Play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Fang Weiping

(Children’s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Abstract: Children’s literature might be regarded as a kind of play in different aspects. It takes the

form of language as its fundamental bearer, and displays itself in language as well. The spirit of play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points to th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inner life of a child, and our respect t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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